
DOI 10.15302/J-SSCAE-2023.05.001

中国工程科学 2023 年 第 25 卷 第 5 期

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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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性传染病疫情频发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国境口岸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是我国生物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从

口岸生物安全形势、口岸卫生检疫防线、口岸传染病防控组织架构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建设

的现状，在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口岸传染病防

控体系存在的短板和弱项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存在多部门分段管理，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网络

配制分散、生物安全态势感知薄弱，口岸卫生检疫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国境生物安全现代化体

系建设路径：建立常态化的部门间体系互认机制，推动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常态化，加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推进境外

传染病监测哨点建设，建立卫生检疫官工作机制，完善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建立多点触发预警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公共

卫生合作网络；加强口岸实验室能力建设，提升病原检测和识别能力，推动适用于口岸应用场景的检测设备开发，加快口岸

生物安全实物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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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ecurity considering the frequent outbreak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orldwid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biosecurity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systems at frontier ports of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biosafety status, sanitary and quarantine lin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ports. It also explored the weaknesses regard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 at frontier port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ically, 
problems exist, including multi-sector and piecemeal management, decentralized formulation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network, deficiency in biosecurity situation perception, and uneven level of port health and quarantine capacities. 
Furthermore,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irst, an inter-departmental mutual-recognition mechanism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should be promoted, thus to enh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departments.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sites overseas, establish a 
mechanism of health and quarantine officers, improve outbound biosecurity risk monitoring by establishing a multipoint-trigger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health cooperation network. Thir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apacities of port laboratories to detect and identify pathogen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sting equipment suitable for frontier port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ontier port biosecurity resource bank. 
Keywords: biosecurity; public health; national bord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ealth quarantine

一、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新冠疫情）的发生，

凸显了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对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的重要性，为更

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工作，亟需加强生物安全防

控体系建设。国境生物安全防控是国家生物安全体

系和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国门的第一道防线，在境外输入性疫情发生时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境外输

入性疫情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

控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建设，在传染

病防控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面临新发突发传

染病疫情时，提升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更好保

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推动公共卫生体系的现代

化建设。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跨境人员

流动日益频繁，进出口货物量屡创新高，给我国国

境生物安全防控带来了挑战。目前，我国国境生物

安全防控已建立起“境外、口岸、境内”三道检疫

防线，有效防范了传染病疫情的传入传出。“十三

五”时期，全国口岸在入境人员中检出各类传染病

9万余例，涉及传染病近百种，首次检出了黄热病、

人偏肺病、01群霍乱弧菌以及全球第2例库波热弹

状病等传染病病例[1]。国境口岸主管部门针对截获

的生物样本，检测和分析其所携带的病原体，建立

了口岸生物样本及携带病原微生物数据库，更好服

务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为进一步确保国境生物安

全，我国需加快卫生检疫领域的立法进程，健全口

岸卫生执法机制和配套措施，完善口岸重大疫情防

控体系[2]；口岸需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提高

对未知病毒的分析及溯源能力，提高应对新发突发

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3]。目前，鲜有研究开展口岸

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缺乏对

口岸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环节的深入分

析，未能从顶层设计角度提出完善国境生物安全防

控体系的具体规划。

本文旨在系统阐述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防控

能力建设的基本情况，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防控

体系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总结美国、欧盟等国家和

地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经验，从实施国家生

物安全战略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国境生物安全防

控体系建设路径，健全口岸生物安全防线，提升我

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整体能力。

二、国外国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建设

情况

（一）美国

一是将生物安全防控纳入国家安全范畴。新冠

疫情发生后，美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应对新发突发传

染病导致的生物安全威胁，制定了《国家生物防御

战略和实施计划：应对生物威胁、加强大流行病防

范和实现全球卫生安全》（2022年），形成了国境生

物安全防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建立了立体化、多层

次的生物安全防控网络[4]。

二是构建了较为健全的生物安全法律制度，制

定了《传染病大流行和所有危害准备法》《公共卫

生安全和防备生物恐怖主义和响应法》等法律；建

立了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美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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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防控制中心（CDC）、美国国土安全部为核心

成员的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各部门既分工明

确，又密切合作，共同推进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

系建设。

三是建立了庞大且可靠的生物安全监测和预警

网络，如美国 CDC 牵头开展的病原体监测工作、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早期预

警能力提升研究。相关工作主要是监测环境中的病

原体，搭建病原体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基于真实世

界的传染病传播模型。

四是注重生物安全国际合作，期望在全球范围内

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新兴传染病

监测与反应系统（GEIS），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加

入。美国推动建设和参与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卫生监测

实验室，加强了与其在生物安全防控领域的合作，提

升了对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监测能力[5]；积极与多

边机构、外国政府、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社区合作，

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参与，增强生物安全防控力量。

（二）欧盟

欧盟的国境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主要由欧盟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ECDC）和欧盟各成员国卫生部门

构成[6]；前者负责对人类传染病进行监测、检测和

风险评估，后者负责口岸卫生检疫。ECDC建立了

早期预警应急反应系统（EWRS）[7]，帮助成员国实

现传染病疫情信息的互通。欧盟传染病监测系统的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基于传染病病原体检出情况的监

测和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基于传染病病

原体的监测，主要通过收集和验证各实验室传染病

病原体检出情况及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指标监测，主要记录传染病或不明疾病引

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通过这两种不同的传

染病监测路径，欧盟实现了对跨境生物安全的系统

监测和预警[8]。当出现潜在传染病传播风险时，可

以及时向成员国发出预警信息，协调各成员国实施

一致的公共卫生措施[9]。

欧盟也注重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ECDC与世

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通过参与全球疫情警报与反

应网络（GOARN）等全球传染病监测平台建设，

促进有关严重跨境生物安全威胁的信息交换，帮助

其快速识别生物安全威胁，获得处置措施建议，提

高新发突发传染病应对能力。欧盟国境生物安全管

理体系有利于充分发挥ECDC的核心作用，实现内

外部信息共享并采取统一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三、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建设

现状

（一）口岸生物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影响国内

国际双循环大局

随着交通更加便捷、跨境人员流动日益频繁，

传染病跨境传播概率和暴发流行风险与日俱增。以

2019年为例，我国全年出入境人员达 6.7亿人次，

同比增长3.8%[10]；口岸入境检疫检出传染病病例为

12 565例，同比增长 8.62%，首次检出寨卡和基孔

肯雅热合并感染病例，多次检出霍乱、寨卡等重大

传染病病例[11]。此外，入境交通工具、货物、船舶

压载水等存在一定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多项研

究[12,13]表明，在冷链货物外包装上检测到了新型冠

状病毒，存在通过冷链货物进行跨境传播的可能性。

对于进口冷链食品和农产品，我国海关在2021年共

检测样本 363万个，检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样本有 550个[14]。通过交通工具及货物传播的病原

媒介生物也是传染病病原体的重要传播途径[15]。国

境生物安全防控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也影

响着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我国将进

一步加强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对外开放是国内国际

双循环发展的基础，而传统的封锁口岸、禁止人员

入境等生物安全防控方式无法适应这一要求。建立

现代化的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做到早发现、早

预警和精准防控，在保障国境生物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

（二）基本建立国境生物安全防控的三道防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我国已经建立了“境

外、口岸、境内”三道防线，筑牢了口岸卫生检疫

防线，保障了我国国境生物安全。①“境外防线”

主要是与相关国家开展传染病防控合作，签订卫生

检疫合作协议；建立境外传染病监测哨点，如我国

已在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境外

传染病监测点[16]；建立全球传染病监测体系，收集

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信息并提出针对性防控建议。

②“口岸防线”主要是在口岸现场对入境人员进行

023



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

传染病监测和口岸检疫筛查。在口岸检疫筛查环

节，严格开展健康申报核查、体温筛查、医学巡

查；在检疫排查环节，严格开展流行病学、医学、

实验室检测等排查，有效拦截传染病病人或疑似感

染者，同时对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行李、邮

件实施检疫查验，做到人、物、环境同防。③“境

内防线”主要是所在关区卫生检疫部门和国际旅行

卫生保健中心与地方卫生健康、疾控、医疗机构等

部门形成联防合力及责任共同体，采取入境后属地

监管、境内联防联控、旅行健康服务等措施，全面

加强国家生物安全。

（三）国境生物安全防控部门采取垂直管理模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由海关

承担国境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主要负责国境生物安

全防控。海关总署设置卫生检疫司，在下属42个直

属海关设有卫生检疫处，负责指导全国口岸卫生检

疫部门的生物安全防控工作。截至2023年5月，我

国正式对外开放的 275个口岸均设立口岸卫生检疫

部门，并且全部通过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要

求，符合《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口岸生物防

控工作的基本要求，具备了监测、预警及有效应对

突发传染病疫情的能力[17,18]。国境生物安全防控部

门主要采取垂直管理模式，相对独立于境内生物安

全防控体系。新冠疫情发生后，海关与境内生物安

全防控主管部门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协作。口

岸卫生检疫工作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家生物

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等框架下与其他主管部门进行协

同，与地方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建

立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共同妥善处置新发突发生

物安全事件。

四、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及体系建设

存在的短板和弱项

（一）分段“守口把关”的管理模式，影响生物安

全防控治理总体能力与效率的提升

我国的现有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主要采取

分段管理模式，即海关负责“守口把关”，地方卫

生健康部门负责国内的疫情防控。该模式的优点是

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也存在一些短

板，如各部门间工作衔接不紧密，易造成防控疏

漏；防控设施重复建设，防控资源利用效率低；各

部门间信息交流不畅通，采集数据标准不同，存在

“信息孤岛”“数据壁垒”，严重制约疫情形势研判

和高效处置。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各部

门间的疫情协同防控信息互通存在不足，致使对密

切接触者的流行病调查数据共享与整合程度不深，

部分发热患者通过吃退烧药物等方式逃避海关检疫

检查，在入境后隐瞒境外旅居史，给传染病防控带

来了隐患[19]。更重要的是，各部门间尚未建立常态

化的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未能从国家防控层

面制定口岸传染病防控核心能力建设路径，在传染

病防控体系和机制建设上缺乏顶层设计与实施落地

的具体措施。

（二）境外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网络配置分散，影响

国家生物安全态势感知和主动应对能力的

发挥

生物安全威胁是全球性问题，新冠疫情全球大

流行已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很难以一己之力对抗疫

情。世界各国必须紧密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目标，共同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网络。目

前，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染病疫情防控领域的交流

合作还不够充分，获取境外疫情信息的渠道不畅

通，未能及时掌握境外疫情动态并采取相应的卫生

检疫措施。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传染病疫情，

在海量数据中高效获取准确和有价值的信息，成为

完善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网络所面临的难题。

我国境外传染病监测哨点数量偏少，尚未形成

监测哨点网络，主动发现及预警能力不足，海关与

疾控、援外企业等在境外传染病监测工作方面还未

形成合力。此外，我国的传染病监测手段较为单

一，未将环境、媒介生物、社会环境等因素数据纳

入监测体系，较少发布具有前瞻性的预警信息，预

警内容的准确性、时效性不强。我国对输入性新发

突发传染病的风险评估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项评估能力更加薄弱，难以

对新发突发传染病进行早期预警和早期干预，容易

错失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

（三）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需要相比，口岸卫生

检疫能力亟需现代化

目前，我国不同口岸的卫生检疫能力水平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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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海港、空港及陆地边境口岸的防范重点不

同，尚未建立分级分类口岸防控体系。口岸实验室

缺乏对未知病原体的检测技术储备，对病原学鉴定

溯源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口岸现场快速筛查和检测

的需求，对入境无症状患者或处于潜伏期患者的识

别能力和后续追踪能力相对薄弱，应对新发突发传

染病的响应速度偏慢，疫情处置能力不足。我国尚

未建立口岸生物资源数据库，缺乏分析疫情流行规

律的基础性研究。建立口岸生物资源库有助于解决

生物样本采集及保藏过程中存在的无序、分散、缺

乏标准化流程等问题，提升口岸病原体分子流行病

学特征分析、疫情暴发溯源、诊断试剂及疫苗研发

等工作水平[20]。生物样本库建设的投入较大、周期

较长，而目前拥有生物样本库的口岸数量还不多，

积累的生物样本资源还不够丰富，尚未建成口岸生

物资源样本库。

五、我国国境生物安全现代化体系建设路径

（一）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国境生物安

全防控合力

1. 建立常态化的主管部门间协同和体系互认

机制

建立口岸传染病防控部门与国家疾控部门之间

的常态化协同与应急机制，加强海关与疾控部门之

间的体系互认和资质互认，以及与外事外交等部门

的协同机制建设；开展国家主管部门之间有关传染

病防控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建设。

将口岸卫生检疫纳入国家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

设。针对不同海港、空港及陆地边境口岸的特点，

综合考虑不同区域传染病输入的特点，在国家传染

病防控层面统筹设计，由海关与卫生健康、疾控等

多个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制定针对不同口岸、区域输

入特点的区域性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方案，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分级分类口岸应急处置管理体

系。对于口岸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建议

采用按区域分片，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因地制宜，

制定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方案。

2. 推动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常态化

由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的、包括海

关等32个部门在内的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显

示出了多部门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优越

性。今后海关部门可进一步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的

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常态化与

有效化，凝聚各单位力量，形成口岸新发突发传染

病防控合力，提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溯源和处

置能力。例如，海关相关部门可以与地方医疗机构

建立合作机制，将入境有症状人员的信息发送至地

方医疗机构；当入境人员就医时接诊医生可以掌握

其旅居史等相关信息，快速做出鉴别诊断。当具有

相同旅居史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时，地方卫生部门

也可以将该流行病学信息反馈至海关部门；海关部

门进行风险研判后，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入境人员

采取加严的卫生检疫措施。

3. 加强不同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固化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建立起来的部门间信息

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民

航、文化和旅游、外交、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共

享的通信信息、活动轨迹、订票订座、旅行轨迹、

人员签证、感染状态等数据以及海关国际旅行卫生

保健部门提供的健康体检数据，构建口岸重点检疫

人员信息数据库。将口岸重点检疫人员信息数据库

纳入国家防控数据体系，实现对重点检疫人员的全

流程精准处置。开发口岸智能流调系统，实现对口

岸重点检疫人员的精准识别、布控、拦截、处置。

海关部门要主动与疾控、交通等部门进行对

接，建立数据共享交换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

对疫情态势进行研判，从而采取科学、精准和有效

的防疫措施，减少对人员及货物通关的影响，让大

数据在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级的境外传染病监测与预警体系，

提升生物安全防控预警能力

1. 进一步推进境外传染病监测哨点建设，建立

卫生检疫官工作机制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共建共享原则，由

海关、外交、疾控等部门合作推进境外传染病监测

哨点建设，通过双边国际合作、依托驻外企业等途

径，推进监测点的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重要国家

或地区的卫生检疫官常驻制度，负责境外所在地疫

情收集和对国内输入风险评估工作，协调境外传染

病监测网络建设，形成境外疫情收集及反馈的长效

机制。建设监测哨点，一是可以对入境人员提前进

025



我国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

行传染病筛查，做到防控“关口前移”。2016年，

我国与驻外中资机构合作，在安哥拉建立了首个境

外传染病监测哨点，在入境人员中检出了黄热病、

裂谷热病等检疫传染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1]。二

是可以收集当地传染病流行状况的数据，掌握当地

检疫传染病流行趋势，及时反馈至我国海关主管部

门。在新发传染病早期病例出现时，以最短时间启

动哨点监测应急响应机制，在拦截早期病例的同

时，发挥哨点监测系统预警职能并对该地区的入境

检疫措施进行动态调整[22]。截至2021年，我国已经

在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境外传

染病监测哨点[16]，但监测哨点的数量和分布覆盖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为此，应加快境外传染

病监测哨点建设，通过“关口前移”提升传染病预

警能力。

2. 完善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建立多点触发

预警机制

发挥海关专业优势，充分利用信息跟踪、数据

抓取整合、标准接口调用等手段，积极汇总由国际

组织、贸易国家和地区官方机构、科学文献等公布

的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信息，建立监测数据库及

其数据标准库，着力打造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和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境外生物安全风险信息的

全面监测，实时采集、精准筛选和智能展示。

建立传染病多环节监测、多点触发预警机制，

对新发突发传染病进行早期预警。广泛收集社会媒

体疑似事件信息、动物间疫情数据、实验室检测病

原体数据、出入境检疫数据等多维度数据，整理地

方相关部门的传染病和症候群数据，进行大数据分

析，获得风险预警结论。例如，在对蚊媒传染病登

革热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时，可收集气温、降雨量

等气象数据，辅助监测蚊媒等相关因素，从而对每

年的登革热疫情做出风险评估。此外，我国可以借

鉴欧盟的防控措施，按入境传染病症候群进行监

测，如呼吸道发热症候群、腹泻症候群、发热伴出

疹症候群、发热伴出血症候群等[23]。在多元数据共

享的基础上，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传染病监测预

警系统，发挥传染病早期预警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的作用，减少传染病早期预警失误[24]。

3. 积极参与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网络

目前，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主要是基于《国际卫

生条例（2005）》、世界卫生组织GOARN[25]等平台，

制定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规范和决策程序，集中

各国的技术和资源以便快速鉴别、确认和应对国际

上新发突发传染病。我国海关主管部门作为入境口

岸主管部门，要积极参与传染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网络，当好口岸新发突发传染病预警“吹哨人”；

积极参与全球预警网络及平台的建设工作，及时全

面地了解世界各国的疫情动态，为口岸采取相应的

防范措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及时的参考

依据。

总结世界各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经验和教

训，对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疫情的全球暴

发、增进我国口岸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等

国家通过制定全球卫生战略框架，促进跨部门协

作，积极参与到全球和区域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

成效[26]。我国也要主动分享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域

的经验做法，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新发突发

传染病风险与防控措施相关的通报预警、技术交

流、能力建设合作，参与建设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网

络，有效防范新发突发传染病跨境传播。

（三）面向国家总体需要和战略需求，规划和建设

口岸实验室，提升生物安全识别能力

1. 加强口岸实验室能力建设，提升病原检测和

识别能力

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往往是一些未知病原

体，我们需加强口岸实验室对未知病原体的检测能

力，一方面加强自身实验室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可

与地方疾控部门、高等院校建立合作机制，提升检

测能力。新冠疫情期间，高通量测序技术在疫情防

控和后续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基因组测序技

术能够将测序得到的病原体分型结果与现有的流行

病学数据整合，在研究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传播链中

起到关键作用[27]。因此，口岸实验室要加强实验室

检测技术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完成对基因测序技术

的技术储备，为口岸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

重要的技术支撑。限于技术设备及运营成本较高，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区域合作中心实验室，集中

优势资源，提升检测能力，为区域内新发突发传染

病检测提供技术保障。加强检测机构间的合作，共

同承担辖区内口岸传染病病原体检测工作，有效提

升病原体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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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适用于口岸应用场景的检测设备开发

针对口岸检测量大、时效要求高等特点，需加快

现场快速、高通量、智能化检测设备的研制，重点开

发微量化、芯片化检测技术，开发一批适用于口岸应

用场景的检测设备和检测技术，匹配口岸大规模人群

日常筛查及检测的需要。重点研究病原体高灵敏快

速多靶标一体化的检测方法及设备，解决口岸新发

突发传染病检测时间长、分型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研制快检一体机，实现口岸防控要求与快速通关。

3. 建设口岸生物安全实物资源库

充分利用口岸生物样本资源优势，加快建立来

源丰富、信息完整、保存妥善、管理规范的生物样

本库，为入境传染病病原体研究提供基础。作为重

要的本底数据，可以对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及规律进

行研究，通过风险数据模型的构建，对部分传染病

的发生和发展作出预判。在推动建设口岸生物安全

实物资源库过程中，海关部门应加强与卫生健康、

疾控、医疗机构等部门的深度合作和技术交流，实

现资源共享，推动口岸生物安全实物资源库建设，

实现病原体变异预警和疫病溯源追踪。

六、结语

国境生物安全现代化建设是防范生物安全风险

的关键环节，对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医疗保

障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仍存在

多部门分段管理，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网络配制分

散、生物安全态势感知薄弱，口岸卫生检疫能力水

平参差不齐等短板，结合工作实际及近年来新冠疫

情防控取得的经验，建议建立常态化的部门间体系

互认机制，推动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常态化，

加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推进境外传染病监测哨点

建设，建立卫生检疫官工作机制，完善境外生物安

全风险监测，建立多点触发预警机制，同时依托

《国际卫生条例（2015）》，积极参与国际公共卫生

合作网络；加强口岸实验室能力建设，提升病原检

测和识别能力，推动适用于口岸应用场景的检测设

备开发，加快口岸生物安全实物资源库建设。

在后续研究中，可聚焦全球生物安全防控态

势，进一步探讨我国在全球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

中的作用和地位，展示我国在国境生物安全防控中

取得的经验，树立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理念，持续推

进国际合作和全球共治，形成合作共赢的生物安全

防控体系，提升全球生物安全协同共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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